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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药王菩萨化珠保命
真经序》及其价值

王黎芳，刘聪

（安徽工程大学 思政理论课教学部，安徽 芜湖 ２４１０００）

［摘　要］《佛说化珠保命正经》的内容是记载释迦牟尼为药王、药上二位菩萨演说痘症的来源与治
疗方法，其关于出痘原因的解释及阴阳变化思想与佛教传统观念不一致，且没有其他语系的佛教经

典依据，故据此可认定此经是伪经。但《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的确是王阳明于正德五年离开

贵阳之际所作，王阳明得《佛说化珠保命真经》以及撰写序文的地点和时间与《年谱》相合，《序》中

所言王阳明谪居龙场时的情景也与史实相符。通过研读该《序》及其相关资料发现，弘治末年“渐

悟仙释之非”后，王阳明曾一度减少与佛教界的交往；在谪居龙场的特殊条件的刺激下，王阳明重

新开始了与佛教界的交往。这使得王阳明在此后构建的心学体系中有着深深的佛教思想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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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碯新纂续藏经》保存了王阳明的一篇遗文，即
《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通行本《王阳明全集》

未见，亦少有学者关注。该序全文［１］（Ｐ４１６）如下：

予谪居贵阳，多病寡欢，日坐小轩，捡方书及释

典，始得是经。阅之，其妙义奥旨，大与虚无之谈异，

实余平生所未经见。按方书，诸病之生，可以审证而

治。惟鲁痘之种，不见经传，上古未有。间有附会之

说，终非的证，治无明验。此经所言甚详，悉可信。

且痘之发也，必焚香、洁净、戒酒，忌诸恶秽。其机盖

与神通。云细察游僧，所吉即药王菩萨现世度厄。

其曰“吾自乐此”者，药也；曰“急扶我骸”者，“急救

婴孩”也。乃谋之父老，因其废庙。而寺之名，其悬

箧之石曰“佛箧峰寺”。成二年而大兴，疾病祷者立

应。予既名还，携归，重刻此本，而家藏之。并为之

序。正德庚午阳明王守仁识。

笔者在《阳明学与佛道关系》一书中曾引用过

此文，现就该文写作背景及其价值略作探讨，以求教

于方家。

　　一、关于《佛说化珠保命真经》

王阳明的《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是为《佛

说化珠保命真经》撰写，该经记载释迦牟尼为药王、

药上二位菩萨演说痘症的来源与治疗方法，全文大

体由三部分内容组成。

首先，有鉴于痘症流行世间，尤其是儿童深受其

害，药王、药上二位菩萨请教于释迦牟尼痘症的来

源。释迦指出，摩尼珠是历劫来诸佛凝结而成，主持

世界中有情众生和无情之物。摩尼珠在人身中本应

如万川映月一般，灵光毕现，但由于众生欲气粗浊，

精血交媾，再加之受生以后，诸缘熏染，使得性体中

的摩尼珠表现出清浊明暗诸相，遂产生痘症。二位

菩萨又问释迦：佛性慈悲，摩尼珠普照众生，为何还

有痘症？释迦的解释是：痘症的产生并非摩尼珠自

身有明有暗，而是众生有善恶，善气轻清而恶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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浊，轻清为阳而重浊为阴，阳清珠明，性以制命，仍居

阳界，阴浊珠暗，命与性离，仍还阴界。阴阳二气的

变化使得摩尼珠有明有暗，以致产生痘症。由于痘

症多发于儿童，所以二位菩萨进一步追问释迦：婴儿

有何恶业，却得如此恶报？释迦说：婴儿出痘非婴儿

之过，或者是因为众生生死轮回，前世业报致使摩尼

珠不照而得痘症；或者是因为父母先人恶业相感，致

婴儿性命不保。

其次，释迦牟尼为二位菩萨演说祛痘之法。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常存善心，慈悲喜舍，时持杀

盗淫邪之戒，便生端生有福之儿，神灵气清，聪明智

慧，与摩尼珠浑合无二，有何灾疹能侵？若有人于儿

子鲁痘时，顿发善心，自悔恶业，父母斋戒，不杀不

淫，香华耀烛，晨夕顶礼，持诵尊佛宝号，及秘密神咒

满一千遍，或五千四千余遍，即有佛圣降灵，摩尼照

耀，天龙守护，恶鬼逃亡，孩儿保命，父母延年，是大

饶益，不可思议。”［１］（Ｐ４１６）在这里，释迦叙述了祛痘的

两种方法。从根本上说，不出痘的原因在于人们

“常存善心，慈悲喜舍，时持杀盗淫邪之戒”，这样所

生婴儿不但不会出痘，而且神灵气清，聪明智慧。如

果已经出痘，需“父母斋戒，不杀不淫，香华耀烛，晨

夕顶礼，持诵尊佛宝号，及秘密神咒”，则可使“佛圣

降灵，摩尼照耀，天龙守护，恶鬼逃亡，孩儿保命”。

最后，二位菩萨听罢，表示若有人持诵佛号及神

咒，当分身救护，以使世人安宁，于是释迦为他们说

祛痘咒语。

事实上，《佛说化珠保命真经》并非释迦所说，

很可能是出自中国人之手的伪经。原因有二：其一，

就内容而言，该经对出痘原因的解释与佛教传统观

念不类。该经论及出痘原因时，虽然利用了佛教的

一些说法，但根本原因在于阴阳二气的变化。如果

阳气占主导，就不会因痘而亡；如果阴气占主导，则

仍还阴界。这种阴阳变化思想不会出自佛教，甚至

不为佛教所接受。其二，就经典依据而言，该经没有

其他语系的佛教经典依据。日人杉室主人连山僧交

易曾评价到：“竺乾之书不经译而传于兹土者，吾于

此经始见焉。新建所谓药王菩萨现世度厄，良有以

也。新建于儒可谓杰然者也，尊信此经，而刻之序

也，则世儒岂可异端而侮之哉，况于奉佛者耶。予得

此经，而什袭珍藏也久矣。药王菩萨不待请，而化现

流布。予又忆：古曰君子莫大乎善与人勘。是故附

剞厥氏，令广其传云。”［１］（Ｐ４１７）连山僧交易明确指出，

该经找不到印度文献的出处，属于“不经译而传”

者。刊刻此经的原因在于王阳明是儒家中的杰出人

物，他尊信该经，故不能以异端视之。

　　二、《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出

自王阳明之手

　　虽然《佛说化珠保命真经》是疑伪经，但《药王
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的确出自王阳明之手。

首先，王阳明得《佛说化珠保命真经》以及撰写

序文的地点和时间与《年谱》相合。从地点上看，该

经最早出现于贵阳龙场，王阳明在此地得见。在王

阳明撰《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之前，另有一篇

署名“刑敬”的《序》，文中介绍了此经出现的经过：

贵阳龙场痘患严重，当地习俗是将出痘儿童置于旷

野，不死然后持归。刑敬的一双儿女出痘，按习俗远

置于废庙中。有一游僧施法，儿女得救。此僧将所

持箧挂于石上离开，众人于箧中得此经。从此以后，

龙场奉佛而灾疹渐消，于是刻印此经。王阳明的

《序》中说：“谋之父老，因其废庙。而寺之名，其悬

箧之石曰‘佛箧峰寺’。成二年而大兴，疾病祷者立

应。”该经得自龙场废庙，当时贬居龙场的王阳明得

见该经之发现流行的全过程，并以“悬箧之石”命名

废庙为“佛箧峰寺”。二者记载相当，可知王阳明在

龙场得见此经。从时间上看，王阳明的《序》后有

“予既名还，携归，重刻此本，而家藏之。并为之序。

正德庚午阳明王守仁识。”明正德三年（１５０８年），王
阳明谪居龙场，明正德五年（１５１０年）升庐陵县知
县，离开龙场。可见，王阳明离开龙场时，携《佛说

化珠保命真经》归，并为之序。

其次，《序》中所言王阳明谪居龙场时的情景与

史实相符。王阳明的《序》前有“予谪居贵阳，多病

寡欢，日坐小轩，捡方书及释典，始得是经。”王阳明

自幼多病，曾自述：“以多病之故，将从事于养生，区

区往年盖尝弊力于此矣”［２］（Ｐ１８７）。龙场艰苦的生活

环境使得王阳明病患不断，这期间的书信和诗文中

常可见到王阳明提及身体上的种种不适。此外，被

贬龙场也影响了王阳明的心情，《年谱》中记载他当

时“瑾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

尚 觉 未 化，乃 为 石 墩 自 誓 曰：吾 惟 俟 命 而

已”［２］（Ｐ１２２８）。《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中的“多

病寡欢”，形象地描绘了王阳明此时的身体和心理

状况。

　　三、《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的

价值

　　在通行本的《王阳明全集》中，未见有王阳明为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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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撰写的序文，《碯新纂续藏经》中的《药王菩萨

化珠保命真经序》可能是现存王阳明为佛经撰写的

唯一一篇序。该序对于研究王阳明思想的演变，尤

其是正德以后王阳明与佛教的关系，有着重要价值。

我们知道，因家庭和自身原因，王阳明早年曾留

心于佛道之学，在弘治末年时，王阳明思想经历了一

次重大转变，开始走上构建心学体系的道路。《王

阳明年谱》记载：“（弘治）十有五年壬戌，先生三十

一岁，在京师。八月，疏请告。是年先生渐悟仙释二

氏之非。”［２］（Ｐ１２２５）这段记载是学术界公认的王阳明

思想转变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王阳明在明弘治十

五年（１５０２年）之前对道教和佛教都有交涉，而在这
一年中，王阳明一改以往出入佛老的做法，认为道教

是“簸弄精神”、佛教是“断灭种姓”，重新回归儒家

伦理之学。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王阳明以行动践行

了其对佛道之非的认识。明弘治十七年（１５０４年），
王阳明主考山东乡试，“其策问议国朝礼乐之制：老

佛害道，由于圣学不明”［２］（Ｐ１２２６）。明正德元年（１５０６
年），王阳明因得罪宦官刘瑾而被下锦衣狱，不久又

被谪贬贵州龙场。在这些变故中，王阳明从儒家经

典和圣贤人物的事迹中寻求精神支柱。明正德元年

的《吊屈平赋》就是通过缅怀屈原的事迹以抒发不

畏困难的心情。在狱中，王阳明通过阅读大量儒家

经典来激励自己不畏困难。《狱中诗十四首》中有：

“囚居亦何事？省愆惧安饱。瞑坐玩《义易》，洗心

见微奥。”［２］（Ｐ６７５）《赴谪诗五十五首》亦有类似的诗

句：“羊肠亦坦道，太虚何阴晴？灯窗玩古《易》，欣

然获我情。”［２］（Ｐ６８６）

然而，自贵州龙场返回后，王阳明对佛教以及儒

佛关系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由弘治末年的“渐

悟仙释之非”转向了认同佛教思想，甚至有儒释殊

途同归的观点。王阳明死后，湛若水应阳明之子正

亿和弟子黄绾之请作《奠王阳明先生文》，文中记述

了王阳明在正德年间三次对儒佛关系的评价。明正

德六年（１５１１年），王阳明说，“言圣枝叶，老聃释
氏”，认为佛道与儒家根本上是一致的，只不过相对

于儒家主干而言，佛老是旁出的一枝，地位稍次，但

并无根本区别。明正德九年（１５１４年），王阳明同意
湛若水所说佛老“道德高博，焉与圣异”。明正德十

一年（１５１６年），王阳明进一步指出儒学与佛老一
样，都是“学竟是空”［２］（Ｐ１５１９－１５２０）。明嘉靖三年

（１５２４年），张元冲问王阳明“二氏之学”与“圣人之
学”的异同，王阳明提出了著名的“三间厅堂”之喻：

“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见佛

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

而己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２］（Ｐ１２８９）如果我

们将弘治末年的“渐悟仙释之非”、湛若水《奠王阳

明先生文》中三次对佛教的评价、嘉靖三年的“三间

厅堂”之喻联系起来看，可以发现其间存在着矛盾：

弘治末年王阳明悟到的佛教之非是“断灭种姓”，正

德六年至嘉靖三年却认为三教的关系是“厅堂三间

共为一厅”，前后存在明显的矛盾。

事实上，弥合王阳明弘治末年与正德中后期对

佛教不同看法的契机是谪居龙场时的人生经历。杜

维明在解读王阳明“渐悟仙释之非”的转变中曾指

出：“在实践上，一个人如何能够自由或大胆地从其

他价值体系中选取一些成分来激发或丰富自己的价

值信念却又不会受到浸染、不会最终被改造呢？这

是关于个性发展的一个难解的学术问题。一个人能

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持守自己的价值信念，无疑取决

于他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愿意面对外部的挑战并对

新的环境作出柔韧的反应。”［３］正如杜维明所说，

“渐悟仙释之非”是王阳明思想转向儒学的关键，但

是随后王阳明在生活和官场中遭遇到困难和挫折，

这一切考验着他能否将先前的转变坚持下去。从王

阳明的《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中可以看出，谪

居龙场是王阳明人生中的一段痛苦经历，在这种

“多病寡欢”的逆境之中，他走了一条与许多中国古

代士大夫大致相同的心路历程———在遭受挫折时，

接触乃至接受佛教。考察王阳明的一生，我们可以

发现，谪居龙场期间，王阳明与佛教界的交往日益频

繁起来，其对佛教的讨论也逐渐增多，对佛教的认同

感也日见加深。在《居夷诗》中王阳明自述与僧侣

交往的诗文就有以下数首：《白云堂》《南庵次韵二

首》《徐都宪同游南庵次韵》《阁中坐雨》《雨霁》《僧

斋》《德山寺次壁间韵》《泗州寺》等，其中的《泗州

寺》最能体现王阳明与佛教界人士交往之密切：“渌

水西头泗洲寺，经过转眼又三年。老僧熟认直呼姓，

笑我清癯只似前。每有客来看宿处，诗留佛壁作灯

传。开轩扫榻还相慰，惭愧维摩世外缘。”［２］（Ｐ７１８）从

这首诗中的“老僧熟认直呼姓”、“诗留佛壁作灯传”

等句中可以看出，此时王阳明与佛教界交往日深。

《佛说化珠保命真经》是王阳明在谪居龙场时

期阅读的佛经之一。在《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

序》中，我们可以发现，王阳明此时对佛教的态度较

往常大为缓和，开始逐渐接受佛教的观念。王阳明

在《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中说：“阅之，其妙义

（下转第１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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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期 刘高峰：妙在精微　得于象外———论中国超级写实主义油画中的造型与观念

提出了“立象以尽意”之命题，东晋顾恺之提出的

“以形写神”说，五代荆浩提出的“图真”说，宋人苏

东坡提出的“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

到”等皆是强调绘画不能局限于对物象的表面描

绘，更要通过对客观物象的描绘以达到“尽意”、“传

神”、“取其真”或“取其意气”之目的。所以，当超级

写实主义油画传入中国之后，创作者将类似于“尽

意”、“图真”等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现代艺术中的

观念融入艺术创作之中，可以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

土壤中生成的必然之果。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超级

写实主义绘画给人的观感就不仅仅是对绘画本体之

表层意义上的技艺上的惊叹，而是绘画本身所蕴含

的观念的价值，即绘画作为一种艺术语言传达给了

我们怎样一种信息。当然，超级写实主义绘画中的

观念表达一般都是很含蓄的。艺术家把自己对生

活、对社会、对艺术的思想见解、情感体验等用非常

细腻而又含蓄的写实手法融入到作品之中，留给观

众的是看似很具象、很直接的绘画形象，实则是一个

个很隐秘、很含蓄的遐想艺术空间，让我们有了更多

的品味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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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６０页）
奥旨，大与虚无之谈异，实余平生所未经见。”事实

上，虽然《佛说化珠保命真经》重在教人如何顿发善

心、自悔恶业、晨夕顶礼、持诵佛号，以求解婴孩恶痘

之苦，与一般谈空说无的佛经有所不同，但也绝非王

阳明所说“与虚无之谈异”。这部佛经与其他佛经

一样，都是阐述佛教性空理论的经典，如经中有语：

“缘诸众生，无始劫来，薰染真性”，“真性不坏，生生

不减。缘众生心，妄起善恶”。［１］（Ｐ４１６）这是以真常佛

性为依据，认为不妄不变之真实本性是人本具之心

体，而众生心“无始劫来”则是妄念所薰染。可见，

这部佛经大体因循佛教一贯的主张，而非“与虚无

之谈异”。这种态度不同于弘治十五年“渐悟仙释

之非”时对佛教“断灭种姓”的看法。王阳明之所以

有这样的改变，极有可能是谪居龙场之后，逐渐接受

了佛教的教义，改变了对佛教的看法。

通过研读《药王菩萨化珠保命真经序》以及《王

阳明全集》中的其他资料，可以发现：弘治末年“渐

悟仙释之非”后，王阳明曾一度减少与佛教界的交

往；在谪居龙场的特殊条件的刺激下，王阳明重新开

始了与佛教界的交往。由此，我们有必要重新理解

弘治十五年的“渐悟仙释之非”的内涵。事实上，这

里的“释之非”与其说是批评佛教性空理论的错误，

毋宁说是指佛教中的某些做法违背儒家伦理，尤其

与儒家孝亲观念不相类，而在个人感情或思想交往

上，王阳明并未完全抛弃佛教，这使得王阳明在此后

构建的心学体系中有着深深的佛教思想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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